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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与中共福建情报小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吴石在福州为新中国作了鲜为人知的重
大贡献，这与中共福建情报小组又有千丝万
缕的联系。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是大陆去台湾最近

的重要中转站。淮海战役结束后，国民党政权
处于四面楚歌、风雨飘摇之中，国民党特务组
织加紧进行“应变”部署。福建的工作也自然
列入中共中央社会部上海特别小组的盘子。
最初提出在福州建立情报小组是在中共

中央社会部上海情报小组工作的林亨元。
!"#"年 $月初，中央情报部负责人李克农电
告上海情报小组：“重点在闽、台。”为此，中
共驻沪情报小组负责人吴克坚下决心向福建
派人，联系和领导已在福建的情报人员。起
初，考虑派林亨元去。因林亨元正负责策动
林遵起义，脱不开身。经慎重考虑，决定调谢
筱迺去福建组织情报小组。该小组专门从事
情报和港台地区的策反工作，不与福建地方
党组织发生横的关系。根据组织的安排，谢
筱迺此去还要单线联系吴石。

谢筱迺（%"!&—$''$），原名谢鼐，浙江平
湖人，是我党隐蔽战线上的传奇人物。抗战前
夕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在上海参加以何
惧（中共特别党员）为社长的进步群众团体
“蚁社”，!"()年 )月，经何惧介绍参加抗宣
二队，并于集训期间由三厅第五处的中共特
别党员潘念之发展秘密入党。%"*'年 +月奉
调重庆，在我党南方工作委员会社会部工
作。以筹建建国机器厂为掩护，在周恩来的
直接领导下开展隐蔽战线的斗争。根据秘密
工作的要求，必须改用化名。周恩来建议说：
你哥哥叫谢大迺，你就改名谢筱迺吧。,'',

年 &月，谢筱迺逝世时，在出访途中的江泽民
发去唁电，表示哀悼和敬意。
行前，吴克坚在上海专门找谢筱迺谈话，

告诉此去福州的使命。谢筱迺对面临的困难
和危险心里十分清楚，发誓：“我不入地狱，谁
入地狱。”为了使谢筱迺到福州适应工作要

求，吴还约谢筱迺到上海一家咖啡
馆里同林亨元见面。曾在福州做过
党的地下工作的林亨元介绍了福州
的情况，并介绍在福州工作的蔡训
忠、丁日初、王仰前等人的情况，提
出到福州后先找蔡训忠安排住宿和
工作，谈论了如何建立秘密电台问

题，商定由林亨元设法将电台秘密运往福州。
%"*"年 *月的一天，已与中共有联系的国民
党海军总部附员、福州人叶可钰准备乘国民
党海军“楚观”号军舰回福州，林亨元获悉后
赶到黄浦江边同叶可钰商谈，后在上海市三
马路约定地点将手提箱式电台交给叶可钰，
叶即乘林亨元雇的出租汽车到达岸边，再通
过上海江南造船所的工作关系，将电台送进
军舰长官厅行李舱内，由叶可钰护送，安全运
抵福州。之后，由中共中央派出的报务员姜
平、译电员叶贤友去香港与谢筱迺会合后，携
带密码一同进入白色恐怖笼罩下的福州。

谢筱迺抵达福州时，年仅 (,岁，已是中
共的一位机警勇敢胆大心细富有斗争经验的
地下工作者。在福州，谢筱迺在中共秘密党员
蔡训忠的掩护下，化名吴寿康，以商人身份，
迅速开展工作。谢筱迺心里惦记此去福州的
重要使命，经联络，确定与吴石在福州的第一
次单独见面。

+月中旬的一天，谢筱迺来到温泉路一
号吴石官邸。这是一座独立的别墅，为双层住
宅。接卫兵禀报后，吴石将谢筱迺迎进会客
间，请谢坐下，亲手为客人沏上茉莉花茶。谢
筱迺将托带的短简郑重地交到他手里，谈了
需要帮忙的事情，吴石点点头，双方约定每星
期三上午在公馆内见面。吴石对这位风度不
凡、气宇轩昂的年轻人颇为欣赏。

这次见面以后，每逢星期三上午，谢筱
迺都到吴公馆去，将吴石准备好的文件、图
表等密件取回。在短短几个月里，谢筱迺与吴
石频繁接触。吴石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通过
谢筱迺向中共提供来自国民党决策中枢的重
要情报。为此，中共“获悉蒋介石在京、沪、杭
解放后的‘全国作战部署’，特别是台湾及东
南的部署及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向情报；还
获悉国民党军在福建省的战斗序列、在福建
整编后的主官姓名、福州‘绥署’的兵力统计
等情报……还随时获得国民党军队的军事动
向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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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公亮一听是天仓县来的，不免有些紧
张，心想，是不是来找乔寄虹的？他请来人坐
下。来人自我介绍道，他是天仓县教育局的副
局长毛连涛，受姜局长和分管县长钟雨清的
委托，先来打个前站。

听到“钟雨清”三个字，颜公亮和坐在里
屋的乔寄虹，两颗心同时一紧。

毛连涛说：“姜局长和钟县长过
两天就来市里看您。”颜公亮问：“他
们有什么事吗？要那么老远赶来见
我。”毛连涛说：“姜局长钟县长一是
想来拜访您，彼此认识一下；二是想
当面汇报下工作，特别是关于乡校
危房重建的事……”
颜公亮皱了皱眉。他从对方卑

微的目光里，已看出是怎么一回
事了。天仓县是个穷县，天仓县
教育局来人找他，还能有什么好
事！他讨厌底下有人到他家里来，
跟他扯谈这种烂事。他也实在不明
白，这些县里的人，是怎么弄到他
家地址的。

他说：“这样吧，你回去跟姜局
长钟县长说，让他们来找我时，先
来个电话。我这段时间穷忙，还常
常出差。”毛连涛说：“我们知道颜处长忙。
他们让我打前站，就是要我跟您约个时间。”
毛连涛说着，打开随身皮包，拿出一只考究的
盒子，说：“钟县长特意交代，有这么个小玩意
儿带给颜处长，实在不成敬意……”颜公亮瞥
了一眼，脸一板，说：“毛局长，这东西你给我
带回去。”毛连涛显然不擅此事，脸上笑得尴
尬，说：“颜处长，礼轻情义重，这也是天仓人
的一点心意……”颜公亮坚决地说：“这东西
你要是不带回去，我们不好说话。”毛连涛说：
“不是什么贵重东西。颜处长您一定要收
下。”
毛连涛说着就打开盒子，里面躺着一大

一小两只手表。颜公亮看不清那手表是什么
牌子，但见盒盖背面印着金色标识，觉得眼
熟，依稀记得是个什么名牌，瑞士货。
颜公亮正色道：“毛局长不瞒您，我个人

手表都已经有好几只了。若你硬把这东西留
在这里，那你别怪我不客气：你们局长县长我
都不见了。”毛连涛一听便急了，说：“这一对

手表，还是钟县长亲手交给我的。您若不收
下，回去少不了又要批评我，骂我无能……”
毛连涛说着又笑，但笑得苦兮兮的。颜公亮见
一个小县的教育局长送礼送成这个样子，心
便软了，说：“那好吧，东西我暂时留下。不过
你回去跟姜局长钟县长说，哪天碰了头，这东
西我一定还给他们。我说到做到，决不含糊

的。”
毛连涛见颜公亮已把东西留下，

便急急告辞离去。乔寄虹从里屋走出
来，对着颜公亮鼓了两下掌，说：“我
都听见了，你这人确实是个共产党员
的样子。”颜公亮笑着说：“你看这事
怪不怪，你老公竟然派人送礼送到
我这里来，而且早不来晚不来，你来
了它也来了。”乔寄虹说：“钟雨清晓
得什么，他只晓得你是他妹妹的教
练，又在市教育局当处长。不过这点
面子，你还得给他。”颜公亮说：“面
子我会给，但这东西我真的不会
收。”乔寄虹说：“是不是礼太轻了？”
颜公亮说：“看来你还不了解我。这
事放在过去，这人被我赶下楼也有
份。去年就有个干部要我帮他解决
几个招生指标，竟在这里塞给我一包
现金，我当下就把钱扔出门去了。我

颜公亮还不至于糊涂到这地步。这种人的钱
你也敢拿？也许他前脚刚留下钱，后脚就把
举报信送进了市纪委。”乔寄虹说：“若是不
向纪委举报，你就敢收了？”颜公亮说：“那也
不收。我不缺那几个钱。我一不买房二不买
车，要那么多钱来干什么？多少人为了钱，结
果把最后一点自由也丢了，我不干那傻事。”
乔寄虹用嘴努努那盒子，说：“下回跟天仓县
的人见面，你真把这东西还给他们？”颜公亮
说：“那还有假的？”

他说着把盒子打开，取出那只女表，说：
“只有一个例外：你喜欢这女表。”乔寄虹接
过那女表把玩了一下，突然就叫起来，说：
“这手表我好像见过啊。”颜公亮问：“你怎么
见过？”乔寄虹说：“不瞒你说，这手表像是我
家的东西。”颜公亮一愣，说：“刚才那人倒是
说过，这手表就是钟雨清亲手交给他的。”乔
寄虹又把两只手表细细看了一遍，说：“绝对
没错！这表背后的封贴，还是我揭下来的呢，
你看———”


